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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爱荷华州州长宣布2003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
·  美国密苏里州州长宣布2003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
·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宣布“法轮大法周”

※ 瑞典法轮功学员遭无理关押　瑞典外长再次谴责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
2003年5月24日,瑞典外交部安娜-林德外长在谈到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泰国遭无理关押时说：“我们请了最好的律师为其澄清事实并要求泰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普瑞佑。就中国镇压法轮功问题，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在官方场合曾经多次对他们镇压法轮功问题提出了批评，在私下里我也曾多次向中国外长提起此事。当他们说法轮功是政治问题时，我明确的回答，即使他们真的是政治问题，你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权。”
※ 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人数已上升至714人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2003年5月31日，目前能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透过大陆层层信息封锁，人数已上升至7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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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大陆记者写的信

表弟你好： 

今天写信给你，心情十分悲痛，这样的惨事居然会发生在我们家中，发生在自已的亲人身上，而我们又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我的亲戚朋友中只有你在国外，所以要麻烦你了，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揭露出来，为我善良无辜的岳父说句公道话。 

我岳父自退休后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以前身体很差：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要按时服药，炼功半年后，身体好转，血压也恢复了正常了，这几年基本上没生过什么病。看来法轮功真是有一定效果的。我和妻子虽然不炼功，但我岳父经常给我们讲《转法轮》中的道理，老人家十分信仰法轮功。政府禁止后，我苦劝岳父不要再炼了，免得招来无妄之灾，可他就是不听，一直和几个功友在家里偷偷的炼。 

去年十一月份出事了，派出所来人传讯我岳父，我岳父承认了炼法轮功，就被送进了所谓的“学习班”，逼他放弃炼功。你知道我岳父的脾气倔强，坚持说法轮功大法是正法，死也不肯写“保证书”。我和妻子十分着急，每天去看守所找领导，可他们就是不肯放人，说这是“思想教育”，什么时候写了“保证书”放弃炼功才能回家，老人就这样一直被关着。 

今年二月三日，我们得到通知说我的岳父病了，我和妻子前去探望。医生的病诊报告上是脑溢血、免疫功能低下，也就是中风。我岳父的下半身肢体已经瘫痪了，就算恢复后，今后的日子也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了。我岳父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目光呆滞，他看到我们时老泪纵横。短短的几个月，我的正直、善良、无辜的岳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我们只能抱头痛哭。 

回家后，我妻子终日以泪洗面，班也上不了，我也没有心思做别的事了，越想越恼火，着急、伤心，可又无可奈何。我的工作是记者，可至今为止所有发的稿子都必须在报社规定的报导范围之内，这次爆发在广东省的“非典型肺炎症”一样，很早我就接到广州朋友打来的电话，说知道有这么一种病，很厉害，传染性很强。可报社就是不允许我们自行采访，说要“贯彻两会精神，起安定团结作用，统一口径，统一按新华社稿子报导”。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利用国家一切媒体，唯利是图，不顾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欺骗愚弄人民。我一定得为我尊敬的岳父做点什么，说句公道话! 
寄给你的这几张软盘中的照片，是我去年在北京出差时碰巧偷拍到的，我拍摄到警察和便衣殴打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抓走他们时的镜头。当时有很多围观者，警察的行动十分迅速，整个过程也就十来分钟，警察很快就驱散了人群。回家后，我一直把照片存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中，本来我也不敢拿出来，我岳父的事对我的震撼很大。我相信法轮功学员都是和我岳父一样正直、善良、与世无争的人。我希望你能在国外找一家媒体把这件事刊登出来，揭露出中国政府殴打、迫害无辜善良人民的实情，为我岳父讨个公道，我也会想办法让中国更多的人们了解到我岳父的事及法轮功的真、善、忍。虽然危险，但我认为值得。 

我妻子和孩子一直牵挂着你，望你多保重。你母亲我们会尽一切力量照顾，请勿担心! 

祝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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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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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认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一天某杂志社的记者访问他，请他对宗教的认识及神的存在问题发表看法。正好爱因斯坦刚送走一位客人，记者看到桌上放着咖啡杯、糖果、饼干等物。爱因斯坦问：「记者先生，您是否知道是谁将咖啡杯等物安放于此处的？」记者答道：「自然是阁下。」爱因斯坦接着说道：「小如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您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宿，而每一星宿均按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之力量即是神。」

爱因斯坦又说：「也许阁下会说：『我没看见过，也没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是的，您具备了五感，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这五种感官是有其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范围内的波长，人才能听到。今天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伟大的科学家，事实上我称不上是伟大的科学家。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是牛顿。我只不过将牛顿在计算上之错误加以修正而已。虽然如此，牛顿本人还说：『我不过是在大海的边缘偶然拾到一片光彩焕发的蚌壳而已，距离大海真理的发现还遥远得很。』……以牛顿这样高度智能之人，尚且还说离发现大海真理遥远得很，那么以我们平常人的智能，要想发现这个宇宙的真理，更是一件难事！」 

然后，爱因斯坦接着说：「有些人认为宗教不合乎科学道理。我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我深切知道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并不能断定它就是不存在。譬如若干年前我们未能证明核子的存在时，假如我们当时贸然断定核子不存在，则在今天看来不就是犯了大大的错误吗？因此，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总而言之，人的五种感觉是有限制的，无法感觉出神的存在，科学也无法否认神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确信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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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满分的初中生的毕业作文
编者注：一初中毕业生，姑姑因炼功受迫害，惨遭折磨致死。这名学生愤然在初中毕业论文上写下“感受痛苦”的文章，抨击当局迫害法轮功。结果被评为满分40分。为安全我们隐去了该学生姓名。
这篇获得满分的初中毕业作文，见证着邪恶谎言的破灭，见证着善良人民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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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感受痛苦】
自从1999年开始打击法轮功到现在还有无数的人在感受着痛苦，夫离子散，家破人亡，难道共产党要的就是这样的吗？

从1998年开始我的姑姑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从炼了半年以后身体确实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的她右手的大拇指一到冬天就会烂得不成样，鼻子要每隔15分钟点一下药水，而现在简直就是大变活人，真是不敢想象的事。就在全家高兴之时，姑姑被当地派出所抓走了，说是劳教进了洗脑班。一个月后回了家，只见姑姑全身是伤，鼻青脸肿的。吃饭时听妈妈说，在洗脑班警察强行让她写对法轮功不利的事，可姑姑不写。最后警察就用皮条把姑姑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打她。好可怕啊！当我听到这里时我流下了眼泪。为什么那么好的大法没有人支持呢？

从姑姑回来的那天起我跟姑姑一起看书一起炼功，直到姑姑再次被关进去。我妈领我去看姑姑，姑姑在里面哭了，因为警察强行让她按了手印，好可怜呀！听姑姑说有许多女炼功者不服从，警察就把她们放入男牢，结果可想而知了。有的被打死了就说“自杀”的，为什么要这么诬陷法轮功呢？回到家我拿出姑姑在家时常看的碟，就是“天安门自焚”的事。那些人其实是一些神经病和妓女等被钱收买而来演戏的。许许多多的疑点使我这个小孩都受益匪浅。后来我姑被警察折磨而死，死后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面目全非。这样的痛苦请问谁能忍受，那年姑姑还是年轻姑娘呀！共产党这样难道不犯法吗？法轮功只是让人做一个好人难道这也错了吗？姑姑的委屈谁能承受得住啊？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明理的人一定不会误会法轮功的，谁不希望做一个人见人爱人赞的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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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洛舍维奇被审判到江泽民被起诉
——专访法学家于浩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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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抵达芝加哥的四天前，伊利诺州北区美国联邦法院收到一份特殊的诉讼状——美国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就法轮功成员在大陆受到的迫害，以「酷刑」及「群体灭绝」等罪起诉江泽民。该庭法官今年年初准许控告方提交案情资料，受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控告，目前仍在继续中。因此案被告当时系“国家元首”，举世瞩目。现在，江氏虽然握实权不放，但已无国家元首「外交豁免」这一护身符。有关案情如何，此案前景怎样，本报就此有关问题专访旅美学者、法学家于浩成先生。

记者：于先生，请问您如何看待——江泽民在美被告以「酷刑」和「群体灭绝」两项大罪？

于浩成：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院受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对江泽民的控告，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传到国内去也是这样。不管有没有豁免权都是这样。在民主国家似乎没甚么，总统被弹劾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他做了丑事、错事新闻媒体上都要登头条的，这在民主国家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总统也得秉公办事。这个案子在专制国家却是破天荒的大事，在那里人们是敢怒不敢言，你告他，还没告呢就被关起来了。
记者：记得两年前大陆和香港就有人依据中国法律起草诉讼状，告江泽民违宪，私定法轮功为X教，还在酝酿中就被抓起来了，其中一人现已杳无音信，当局也没有任何交代。

于浩成：我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我本人当年也是因为为「六、四」学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关了一年半。在那个环境下这样做不容易。在中国那个社会民告官是不可能的，有理无理先打40大板，中共统治下与封建社会的做法差不多，甚至还厉害，打40大板是说你失礼「犯上」，现在是说你「颠覆国家」「颠覆政权」，这个罪可就大了，这不就是文革「阶级斗争」的翻版吗？有了这个罪名他就可以任意整你，甚至杀了你，让你有冤也无处告。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依民主程序，伊州北区法院接受了此案，从国际法准则中这完全是合法的，没有问题的。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中国于1987年就签署加入了《禁止酷刑、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或惩罪公约》，根据国际法规则，对一般性的罪名，国家元首拥有豁免权，但对于「群体灭绝」这样的大罪，绝对没有甚么豁免权的。甚么是「群体灭绝罪」呢，英文名是：Genocide，有多种译法，如有译为「种类灭绝罪」的，我翻了翻字典，觉得梁实秋先生主编的「汉英大字典」译为「群体灭绝罪」比较贴切。因为它本意是指：蓄意(有计划地)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杀害该团体的成员，致使该团体在身体或精神上一遭受严重伤害等。江泽民1999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法轮功信众的镇压，他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动用国家机器使整个国家卷入参与这场群体灭绝的迫害，这和当年纳粹灭绝犹太人有甚么两样？可以说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控告江泽民是非常确切的。

记者：于先生对法轮功受到的迫害似乎感同身受，我认为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良知的知识份子。

于浩成：你可以把我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吧。我是搞法学的，一个国家从「无法可依」到「有法不依」再到国家元首带头违宪，逍遥法外，只有独裁国家才有这样的事发生，独裁者掌权才会使国家有这样的倒退。但是呢，他没有好下场的。

我们前些日子在电视报纸都看到，伊拉克萨达姆这个专制独裁政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垮台了。此前，“中央电视台”还请了几个“军事专家”分析将要发生的战争，说不能“唯武器论”，美国“将陷入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海洋”，“第二次越南战争”，这不是公开庇护专制独裁政权吗？结果怎样，兔死狐悲。最富有欺骗性的是，它在整个新闻报导中掩盖了伊拉克人民对专制独裁的痛恨，对民主的欢迎，我们都看到了，伊拉克人把萨达姆的塑像拉倒欢呼。专制独裁在台上，人们敢怒不敢言，它倒的时候是什么下场，那时候人们真实的心情才表达出来了。

说起来，我这一生经历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事，心情都是一样的，印象都特别深。当时「六、四」后不久，即6月24日我就被抓了，关在监狱，当年10月某日专案组接我去医院，在路上我听到他们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打死了，到了医院，看到医生护士也都兴高采烈，议论纷纷，人们到处在讲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这下完蛋了。另一次是1991年秋，适逢我生日，当时买盆鸡冠花在手上，闻苏联跨台，一时有感而发，心里吟道：「叶总高登坦克车，雄鸡一鸣天下白，今我适逢66顺，冠红似火末蹉跎」。人们受压迫，法轮功修炼者受迫害，都是独裁专制的暴政，我们现在努力争取民主，不能听任他们的残忍，世界人民对我们是支援的，中国人民对我们也是支援的，只是迫于暴政埋在心里不敢讲而已，江的倒行逆施，绝不会有好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迷信，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最后被送上法庭，中国的专制独裁者也绝逃脱不了同样的下场。

记者：看来独裁专制者的下场还很可怕！能否请于先生谈一下您认为法轮功学员这样做的意义呢？有人认为他们在涉入政治？

于浩成：我不是法轮功学员，其实我也不是民运人士。我前面提到，说我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比较贴切。你说我在搞政治吗？我没有政治纲领，我也没有对权力的诉求和企图。我只是凭自己的良心在指正一些当权者的不义之举而已，难道当政者有错不可以指正吗？权力政治的肮脏，实际上令清白者不屑参与，而当它肮脏到令人难以立足时我们就应该指正它、制止它，难道我们连这样的权力都是没有了吗？法轮功也经常面对一些人说他「参与政治」的指责，有许多人甚至因此而不同情法轮功被迫害的现状，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在我非常理解法轮功的处境。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把独裁者告上法庭：藉助国际社会正义之力，制止它在中国的独裁，智慧之举，在独裁者还在台上时就诉之法律，有勇气！如果当时米洛舍维奇能在他在位时就送上国际法庭，那就不会让他屠杀那么多人了。

记者：法轮功学员这么一告，您认为，对国内迫害法轮功、迫害宗教信仰的审警人员，是否会是一个警告？

于浩成：对那些警察来讲，不可以说奉命行事的了。你现在明知道那是错的你还去做，那是有责任的。我想他们再不敢肆无忌惮了，我知道这些迫害别人的人中有一些很糟糕，他们以整人为乐，虎假虎威，坏透了。有一点良心的人知道了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的。

记者：有些海外华人认为：法轮功在海外状告江氏，是给中国人丢脸？

于浩成：这些人多数还没有认识到江氏独裁的真正面目，或者说被独裁者的欺骗所蒙蔽了。最近这个萨斯病（注：国内称“非典”）对这些人倒是一副清醒剂，萨斯病去年11月就出现了，当局也是以「稳定」为藉口加以掩盖，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掩盖不住了，等老百姓知道时情况已经失控了。大陆没有新闻自由，以某种意义上讲是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而这些与人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都是不可分的。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其实它也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宣传机器造谣，结果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打成X教。手法是一样的，独裁者控制的喉舌是不足为信的，本质上它的一切宣传都是为其「权力」的稳定，而不是为了真正的「社会」稳定。

[image: image10.png]



“就识仨数”
一大法弟子开一诊所，没等开口讲真相，一位就诊的老农却讲了起来：“非典去年十一月份就发现了，江××为了连任国家军委主席愣使手捂着不让吭气，这不，捂不住了才让报道，害了全国老百姓。它办正事没一点本事，治理国家打个比方，就像把一个皮球放到山上让它自己轱辘，滚到哪儿算那儿。就识仨数，弄出个三个代表来，它就代表它自己，代表贪污腐化、坑蒙拐骗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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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那法轮功怎么样？”这位老农说：“修真善忍，锻炼身体做个好人有什么不好？看人家人数多了心里过不去，非要镇压人家，什么自焚、杀人，尽扯谎骗人，人家好显得它不好了呗！”“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族中有个后生在北京中央部里工作，接近上层他们一伙，这次回家来了，听他说的。” 

一位物理学教授的故事
小的时候，我总喜欢骄傲地对小朋友们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每当过年的时候，妈妈总会亲手为我做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小朋友们都很羡慕。妈妈不仅疼我，还很有学问呢，她是大学里的物理学教授。我也总是缠着妈妈问好多好多问题。 

“妈妈，你看，那么多星星在天上一眨一眨的多好看啊！那些星星上有人吗？星星怎么不往下掉呢？它们为什么会那么安静，谁也不碰谁？……” 

妈妈说，“孩子，如果你想弄明白这些事情，长大了学物理吧，可以帮你揭开许多谜。这个庞大的宇宙可是无比的神奇，到今天还有很多很多解不开的迷呢！” 

就这样，我选择了学物理，如今已经在美国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可是妈妈，您现在在哪儿？妈妈，你听到女儿对你的呼唤了吗？ 

我要讲的是我母亲――曾令文的故事。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学教授。 

母亲自幼勤奋好学，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的物理系，是凤毛麟角的全5分学生。她也爱好文艺和体育，曾是学校的百米冠军和校篮球队的主力。毕业后她被保送作研究生，攻读理论物理。 

文革后母亲在吉林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她工作勤勤恳恳，为了备好一堂课，她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为了得到可靠的数据，她常常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利用简陋的实验设备，在资金、资料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她带领学生做出了许多有创意的工作，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八五年，她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在电子自旋共振波谱学方面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学生们对她都很亲近，不仅把她当成老师，甚至把她当成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无话不谈。因为母亲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 

以前，母亲身体不好，关节炎、骨质增生、心脏病、低血压等多种病痛折磨着她。她尝试过多种气功，还自学了中医针灸，可是，身体一直没有根本的好转。93年寒假，我回家过春节时，惊讶地发现，母亲不再象以前那样冬天用两个暖水袋围在腰里来缓解腰痛，现在爬起楼梯来比我还快，也不再气喘吁吁了。原来母亲修炼了法轮功，她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 

母亲修炼后，不仅身体健康了，胸怀也更加宽广。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故事发生在我姐姐家。 

我姐姐从小聪明好强，年纪轻轻才三十几岁就做了吉林省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事业上一帆风顺。可是她的家庭却十分不幸。我姐夫原是一名大学讲师，由于参加了六四学生活动，被学校开除，无奈只好下海经商。可是对于一个从未经过商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难，他处处碰壁，欠了很多的债。失落和不满使他经常打骂姐姐。而社会的污染又使他沉沦，他因犯罪而常常出入监狱。我姐姐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提出离婚。这对姐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竟凶狠地说，“你要真离婚，我出来后就要报复你全家。” 

姐姐决意离家到深圳去另闯天地，于是请求母亲帮她照顾孩子。母亲却说， “一个家该是完整的，孩子不仅需要妈妈，也需要爸爸。如果离婚，那孩子不是少了爸爸，就是缺了妈妈，这对孩子该有多不幸啊！你先生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要是你再离开他，他的前景会怎样？可是如果你能自己委屈点，给他多些温柔和体谅，也许会使浪子回头呢！这样也许你一家都得救了呢！” 

姐姐听了母亲的劝告，在姐夫出狱的那天和他真心地长谈了一次。姐夫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发誓再也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决心重新做人。他真的这样做了。他们的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幸福和睦。 

我知道母亲对姐夫的宽容和善待，是因为她对真善忍的信仰。姐夫常常感动地跟人说，“进监狱后，我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再理我了，不认我这个儿子，而我的岳母岳父却从未嫌弃过我，还一直对我这么好。” 

可是，你能相信吗？象我妈妈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现在却被无端地关进了监狱。 

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母亲是当地的知名教授，又是每天早上提着录音机去炼功的人，第一批就被抓捕了，在一个戒毒所里被关了一个半月。有一次，六个警察昼夜不停轮番审讯，不许她睡觉，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母亲在来信中说，“他们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审杀人犯的地方，让你尝尝国家专政的滋味，送你去劳教三、五年，你的子女和亲属也会跟你遭殃。’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我一点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他们没有理由判我刑，我绝对不说大法和师父一个‘不’字。” 

那年的国庆节前夕，正值中秋节，母亲刚刚被释放没有几天，就又被警察关进了牢房。 

又一个半月后母亲被放出来，她的电话被窃听，居委会、学校领导和片警等经常跑到母亲家，用尽各种办法，软的硬的，逼她放弃修炼。 

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党校党委书记大声地对我吼著说：‘你一个学自然科学的教授，信那迷信的东西。’刑警也说：新闻片‘其人其事’中不是说了嘛，《转法轮》不是他写的……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出来作证，我说：‘我知道《转法轮》是怎么成书的，因为当时办班是我负责录音的，我组织学员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记录下来，交师父修改，师父又综合了各地讲法内容，最后出版的。这部法只有我们师父一人能讲，这本书是师父多次修改后出版的。’我当时心里非常平静，非常坦然，我感到很幸运，我在用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告诉他们，那个新闻片才是真正骗人的。” 

母亲的平和、善良和她亲身修炼的故事也感染了那些警察。他们常常气势汹汹的来，想逼母亲放弃修炼，而当他们听了母亲的修炼故事后，常常笑着离开，还鼓励妈妈在家炼。 

可是，2002年2月，邪恶镇压更加白热化，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春节前在长春又开始了一场大搜捕。就在千千万万个家庭准备欢度春节之际，母亲再度从家中被抓走。整整两个月，杳无音讯，焦虑和不安笼罩着全家。直到四月份，父亲才收到了公安局的通知，说母亲已被判了两年劳教。原来母亲被抓后关在郊区的一个洗脑班。由于她拒绝放弃信仰，不写任何“保证书”，就凭这，他们判她两年劳教，把她关在暗无天日的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 

我父亲也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对母亲在高压下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很是敬重，对政府动用一切手段，强迫别人改变信仰的做法非常反感。在探视时，父亲当着管教人员的面对母亲说，“信仰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任何人都应该尊重这一权利。我可以和你有不同的信仰，但我却尊重你信仰的权利。用强制的手段来迫使别人改变信仰，即使表面上达到了目的，又怎么能改变得了人家的心呢？”这期间，很多亲朋好友都在设法营救母亲。父亲总是说，感谢大家的帮助，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不能让她写任何保证书。母亲的坚定，感染了周围的亲人，使他们升起了正念。 

一次我打电话问候父亲，善良的父亲在安慰我之后，长叹道：“如果我们一家人的承受能够使千千万万的家庭不需承受如此的痛苦，我的心也算有些安慰。”我落泪了。为父亲的善良，更为千百万象我母亲一样只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迫害的人们…… 

小的时候喜欢仰望星空，不明白为什么庞大的宇宙间万事万物是那样的和谐，现在我懂了，是因为有一个根本的特性，在制约着天体大穹中的一切，他是生命在心灵深处那最终的盼念。外在的暴力永远也无法改变生命对真理的渴求――那就是真、善、忍。 

妈妈，我为您骄傲！您一定会回来。
（作者：吴雪原/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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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文，美国纽约居民吴雪原的母亲，现被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第五大队，邮编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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